【如正式引用，请自行核实】
陈基长教授的口述校史

学生记者  何  瑜 谢春莲

一、采访时间

2009年9月28日

二、采访地点

陈基长教授家
    三、人物简介

陈基长，男，1938年10月出生，主任中医师、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1964年毕业于我校，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，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，广东省名中医，我校学骨伤科学术带头人。擅长：①中医正骨手法治疗骨关节损伤、小儿骨折，老年骨折；②骨病中医药治疗：骨性关节炎、股骨头坏死、骨质疏松症、腰腿痛。有较好的科研工作能力和较高编写能力，是骨伤专业教材《骨伤学基础》副主编；有较丰富的教学工作能力，教学效果好，曾多次被评为优秀教师和优秀研究生导师。

何：陈教授，你好。您能跟我们谈一下你在校期间我们学校的食宿情况、师资、设备、班别和学生人数等学校的大体情况吗？

陈：你说我念书的时候？
何：对，就您在校的那段时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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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：我是广州中医药大学，那个时候叫广州中医学院，我是第三届的学生。中医药解放前没有大学，叫做中医药专门学校，属于中专这种性质的。后来就是解放了，我们学校发展了。这个周总理很重视，大力发展中医学院。这个中医学院是1956年才开始办的。我是第三届，是1958年入学的。当时的话，在全国只有5间中医学院，分别是北京，上海，广州，成都，南京，这是最老的5间。那个时候的学制是6年的。
何：那段时期学校就在现在这个地方？

陈：不是，原来最开始的时候是在那个，现在那个省中医旁边，叫做麻行街，一个小小的中医学校，很小规模的一间学校。叫广东省中医学校。
何：就在现在的省中医旁边？
陈：对，很小规模的。然后就搬到这里来了，是三元里的一个田园里边，办了一个学院。
何：刚开始时这里是一片田园？
陈：是，当时还是一片田园，是1957年的时候才搬到这里来的。开始的时候是在麻行街，但是因为你要征地，你要搞建设，所以是1957年才搬到这里来的。我们入学的时候时候就是有一栋宿舍，一栋教学大楼，还有一栋图书馆，就三栋建筑物。
何：当时整个学校就是有三栋建筑构成？
陈：对。现在那个图书馆已经拆掉了，图书馆跟那个课室是在一起的，四层楼，一层楼大概有两个课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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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：那当时三栋建筑物到现在还有吗？
陈：图书馆已经拆掉了，老的教学楼现在还有，就是现在我们的教学楼，最旧的那个。
何：那就是40多年了？
陈：对啊，宿舍也还在，就是现在的第一栋宿舍。
何：现在还是做宿舍嘛？
陈：对啊，还是当做宿舍。就是我们住的地方，叫第一宿舍。
谢：那当时你们一个班上有多少人呢？
陈：我们一个班是有240个人。
何：当时是只有一个专业，就是中医？
陈：对，那时还没有系，就是中医专业。
何：那么当时一个学校大概有多个人呢？
陈：我进来的时候就三个年级，一个56级，大概是有120个人，57级有两个班，大概有80个人，我们比较多了，我们有6个班，有240个人，不过这个你们要去查查校史才比较清楚，我这个只是大概的数字。
何：那么当时膳食情况是怎样的呢？
陈：有一个饭堂，是现在旧礼堂。
何：就是说现在还有这栋旧礼堂？
陈：对，还在。它是礼堂和饭堂合在一起的。
何：难道是在小药园旁边的那栋建筑？
陈：对，就是在草药园的那旁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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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：原来那里是饭堂啊。
陈：对啊，后来才改造了，一半是饭堂，一半是礼堂，这个礼堂和饭堂是共用的，开会就作为一个礼堂，没有开会就作为一个饭堂，就是这样的。
何：那当时我们学校远远没有现在规模啊。
陈：没有，当时就那几栋建筑。
何：那现在这些教学区，学生宿舍，教师宿舍等，在当时都是没有的？
陈：没有没有，都是后来慢慢发展起来的，真的是翻天覆地大变化！
何：那您在我们学校读了6年书之后就留校了?
陈：是的，当时是留下来当老师，但是留下来之后，你教学，医疗，科研都要搞。那么当时的话，是轮流的，教学，科研，医疗都要轮着搞。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提倡中西结合，中医的疗效是非常显著的，但是有些理论解释起来比较困难，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很难。现在我们就是你看好病说明中医理论是科学的，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就是看得见摸得着，所以你还懂得了为什么会这样，有了实验依据，看得见摸得着，所以人们就认可，所以搞中西结合一定要搞科学实验，有些问题我们中医理论只能说明一些抽象的东西，要用科学的方法来说明就是要用西医。所以我们搞中西结合就是要让中医走向世界，不然中医只有我们自己中国人才知道，外国人不知道。过去他们是不相信的，他们说你这是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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巧治好的，不可能重复一遍。
何：我们知道这些年中西结合也是发展的很快，像我们学校的中医专业，西医课程的比重也占了很大一部分。
陈：对啊，我们学的西医课程还不少，我们跟西医学生学的也差不了多少，像我们当时，我们学的西医基础基本上跟西医学校，比如中山医是差不多的，这是基本理论，但是后来要到临床了，临床实践我们就少了。
何：那么在您留校之后我们学校甚至是我们这个国家都发生了许多大事，有些事影响比较大的，比如像文化大革命时期，它对我们学校的发展有什么影响吗？
陈：文化大革命的确是对我们学校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，没有好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们对我们中医抱有怀疑，说我们中医不科学，要搞科学的中医，所谓科学的中医，就是要把那些看不见的摸不着的东西给他们看，不然就是不科学，不科学就要消灭它，所以西医要代替中医啊，有这么一个情况的。
谢：那当时我们是怎样高举中医旗帜坚持下来的呢？
陈：那么当时就是搞了一个开门办学，所谓开门办学就是把学校办到人民身边去，不是在固定的地方教理论，而是到最基层，比方说到我们那个卫生院，卫生所里面，又看病，又学理论，还有人提要把学校办到农民家门口去，要为工农兵服务，所以不必要有大学这个编制。
何：那不是意味着要取消大学吗？

—5—
陈：是的，他们就是搞实用主义，就是说他们想边看病边学习理论，学了以后就能够用，所以当时就是叫做工农兵学员，当时来的就是工农兵，不用考试，只要你思想进步，拥护无产阶级的路线，拥护共产党的，他们的思想就是比较左，表现好的，能为广大群众服务的，就可以由单位介绍来学习，所以当时是不用考试的。入学之后这些学生也是水平参差不齐的，有小学，中学，也有高中毕业的，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我们学校叫做高等学校嘛，要高中毕业来考，好成绩才上，这样就保证了学生的水平。
谢：那么当时国家不是有些反对中医的声音出现吗？这个时候学校提出开门办学，就是等于直接和那些人抗衡了？
陈：是啊，那没办法，国家政策下来了，我们就只有执行了。那么当时的话我们就要跟学生下去开门办学，叫做教学小分队，一个小分队大概是三到五个老师，然后他们一边看病一边讲课，我当时是下到江门新会这个点，然后阳春也去了。
何：那这样的教学水平怎么样？这样的教学方式听起来好像时间机会很多，对学生是不是很有好处呢？
陈：这样的话，比较容易上手，但是是低水平，理论不完整，看病也很局限，就那么几个人，知识面是很窄的，就像那些工农兵学员，他们是学三年的，之后就毕业了，水平还是比较低的。
谢：那么当时就是中医教育制度的大变革？
陈：对，它就是实践为主，但是理论和实践要相结合啊，光有理论没有实践不行，光有实践而没有理论指导也不行啊。医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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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东西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，你既要看好病又要说明道理，才能够提高。这些工农兵学员三年出来以后，他们也能够看病，但是看的就是一般的病，要叫他们再学习，再提高就比较困难，当时国家的想法就是赶快把他们培养出来为大众服务，作为大学一个方向，那是不对的，你说作为一种形式，为大众服务，那是可以的。因为他比较快，多快好省，但是作为高水平的学校，这样是不行的。你把不同水平的人集中在一起学习，效果不好。你像现在，有中专，大专，还有本科，分开来搞，效果就好得多。
何：当时其他学校也是这样嘛？
陈：都是这样啊，中央下来的政策是这样。那么当时的话这些工农兵学员要回炉，所谓回炉，就是再学习，因为这些人在基层可以用，但是要提高，不行。所以很可惜。所以要考试，那些三年毕业的，已经下基层的要考试，一考就有高低了，那么这些比较好的，基础好的，比方是高中毕业的，学习也比较勤奋的，肯学的，他就考中了，就上来再学习，也可以去考研究生。
何：我们学校是什么时候开始招收研究生的呢？
陈：我们学校是1978年开始招收研究生的。
何：您去新会啊，阳春那些地方去了多久呢？
陈：我是去了一年多，1967年左右，就又回来学校当老师了。
谢：那当时在下基层的那段时光，您和学生们相处的怎么样，有没有发生什么矛盾？
陈：没有，那个时候我们跟学生叫做三同，同吃同住同劳动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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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很好，这些学生也是比较好学，当时基础比较好的就学的很好，但是小学毕业的那些就是学不进去，比较辛苦。入学的时候水平有参差不齐，培养出来的学生也是参差不齐的，这些学生之中也有留校的。也有很不错的学生，只要他肯学，所以说关键决定于你自己。
何：嗯嗯，那陈教授，您跟我们谈谈一附院的事情吧。
陈：好，那么一附院是我毕业之后才开始有，大概是1965年。
何：那么在创建的过程中您也付出过不少的努力吧？
陈：是啊，那个时候我们也要参加劳动的，都要参加一附院的建设。
何：当时老师也要参与到建设中去？
陈：是啊，当时我们要参加义务劳动的，当时叫做义务劳动，星期六星期天，学校建设一间医院，我们参加建设，让医院快点完成。
何：那您当时具体要参加什么工作呢？
陈：当时就是要到某一个工地，为建设出一点力嘛，中午，晚上，有空闲的时间就去，经常是带着中午饭去那里劳动的。那么这个方法是很好，发动全民啊，一人出一份力，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啊，比如说东湖那个人工湖啊，都是群众的力量把它挖出来的啊。现在的话就不需要这样的劳动了，所以说穷有穷的方法，很多东西都是群众努力干出来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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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：那么一附院刚创立的时候规模有多大呢？
陈：刚做好的时候是有个门诊部，在现在医院的角落里，很小的，现在拆掉了，而且当时是没有住院部的，我们骨科的门诊坐诊的就是两个医生。
何：您当时也要去那里坐诊？
陈：是的，一附院建好之后我也是要去那里坐诊的。
何：那么说刚创立的时候规模是很小的？
陈：嗯嗯，是很小的，大概1965年之后才开始有住院部，就说说我们骨科吧，情况比较了解，那我们当时叫做外科，当时的外科包括了3个，一个是真正的普通外科，一个骨科，还有一个皮肤科，然后这个大外科大概也就是20张病床。刚刚开始嘛，很小，病床分到我们骨科大概是8张，的确是很小。
何：当时是叫第一附属医院，那么那个时候就有第二第三附属医院吗？
陈：有把省中医院叫做第二附属医院，原来是叫广东省中医院的。
何：那么当时的省中医规模有多大?
陈：那就比较大一点了，因为它是省的的嘛，我们毕业实习都是在省中医里面进行的，他们那个医院就比较大了，门诊的话内外妇儿都有，住院也都有，100张病床都有的，在当时60年代的话。
何：那一附院在当时来说在全省都是算比较早创立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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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：对，在当时的话，很多县还是没有中医院的，就像我们的住院部，以前的中医都是没有住院部的嘛，就是坐堂那种形式。
何：现在我们看到一附院的话就是发展的很好，在全国都是很有名气了。
陈：是的，那都是改革开放之后了，实在是大发展，之前没有什么发展，规模小，人员的编制也比较少。省中医比较多，搞中西结合的也比较多，改革开放之后一附院就搞中西结合的比较多了，你比方说我们骨科，改革开放之前有些病我们不会处理，要介绍到西医院去，改革开放之后我们也去学，去进修，就是去西医院学习，学习他们的处理方法，主要是手术的方法。我们搞中西结合要向西医学习啊？对吧，然后取长补短，综合两种处理方法，找出一种最适合病人的康复方法。
何：我们了解到一附院的骨科在全国都是很出名的。
陈：对啊，病号都满满的，现在要收一个病号进去不容易啊，要先打电话进去问有没有床位，没有床位就没有办法了，有时候要转到其他医院去，骨科的话，有5个科室，分别是创伤骨科，关节的，股骨头的，康复的，还有一个是颅脑的。
何：原来一个骨科有这么多科室，可见发展真的很不错。那么您现在还要出诊嘛？还要带研究生吗？
陈：要，我还要出诊，一个星期两个半天要出诊的，星期一下午和星期四上午。我从1978年开始就带研究生了，退休了之后，那么我是推迟了5年退休的，就是65岁才退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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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：退休之后也还要带研究生吗？
陈：因为你退休之后一下你的研究生没人管，所以你要把你的研究生毕业之后才退，负责到底嘛。正式退了之后就不用带了研究生了，带了的话你要有课题，一个课题做下来的话至少要十年八年，国家考虑到我们精力有限，就规定正教授65岁以上就不能带研究生了，那么我的课题已经完成了。
何：那么您从医几十年的经验，医术该怎么来传承呢？
陈：传承的话，按照中医药管理局的要求呢，年纪大了，要把经验传承下去，那么符合一定要求的话，包括正教授，工作15年以上，有科研经验等，就有资格去向年轻医生传承自己的经验。
何：那么您是符合这个要求的了？
陈：是的，那么我就带这个中医后代，叫做传承，然后就有两个考上了。
何：是不是就是那个师带徒的活动？
陈：对啊，以前是叫做师带徒，现在换了种叫法，叫做传承。
何：那考上的两个医生现在呢？
陈：这两个原来都是我的学生，后来在我们科室工作了，都是骨干，一个叫黄枫，还有一个叫邓小飞，黄枫是大科的主任，教研室主任，它就是顶我之前那个位子，他们原来在考上我这个师带徒以后，原来是副教授，后来都是正教授了，原来两个都是普通群众，那么我也是他们两个的入党介绍人，所以在思想上是进了一大步，在业务上也是进了一大步，呵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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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：这两个人现在都是我们一附院的骨干啊，那么您在出门诊的时候还要不要带学生？
陈：没有硬性规定，反正我出门诊的时候，都有人跟着我，跟我这些人呢，都是些研究生，或者是7年制的，他们知道我在这两个时段会出门诊，就会跑来看一下，那么我作为老医生吧，要把经验毫无保留得传授给下一代，把45年的临床经验传承下去。临床经验是很重要的，书上的东西跟真正的东西是很不同的，真正的还是要把理论跟临床结合起来。
何：陈教授，我们聊一下您的骨科生涯吧，那么您是怎么和骨科联系上的呢？我们查到的资料是您在校期间我们学校只有一个中医专业。
陈：当时就按照本人学习的学习成绩和各个科室的人才需要，教务处就会提出我这个科需要多少个人，然后我们就报名你要哪个科。
何：那么当时是在校的老师报名，医院的科室来选材？
陈：对，老师报名，医院选材，然后要考你，经过了才可以留下来。
何：这么说从此之后你就开始搞骨科了？
陈：对啊，后来就开始了，那么留下的女的是很少的，要搞体力的啊。然后还有一个考察期，大概两个礼拜吧，就骨科那些人会考察你啊，这个过程中他们就会定下来是哪几位留下来。兴趣就是动力，我报这个骨科就是因为对它有兴趣，所以才报它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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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说兴趣是很重要的。——就像你的搭档吧，一开始也是想为家人服务，加上自己的兴趣，结果就来到我们学校了。
何：那正式进入骨科之后你们是怎么去开展工作的呢？
陈：我们是前3年就搞临床，教学的话我们就去听课，跟那些老的骨科医生学习，那那些人就会给你指点迷津，解答你的问题，3年之后我们就正式成为了骨科专业的老师吧。
何：那您当时为什么要选择骨科这个研究方向呢？
陈：当时的话就觉得骨科它比较实际啊，加上自己的兴趣，就选择了。
谢：我们一院妇科也很有实力，很有名气的，它的发展呢？
陈：妇科也很不错，还有个搞脾胃的，心血管的也不错，这些都是搞中西结合搞得不错的，单纯中医不行，我们都是讲比较客观的真实情况的，就是要搞中西结合，你才能有好的提高，才能以理服人，就是这个道理。就像那个我们骨科，我们就是这样的发展历程，取长补短。现在西医能做的我们都能做，各种手术都能。
何：陈教授，在几十年的中医生涯中，有没有哪位领导，老师，或者同学对你的影响比较大的呢？
陈：有，我们有一个老师叫做蔡荣，是我们当时那个科主任，他的手法很好，理论也不错，他呢是失传的，他的祖先也是搞骨科的，听说是他母亲传授给他，然后他呢，能说会道，群众意见很好，所以当时开中医学院的时候，他是第一批被聘的老师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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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的思想很进步，很愿意为中医事业做贡献，他有理论有实践，又看病又讲课，所以这个蔡荣老师在我心目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
何：那有没有哪位同学对您影响比较大？还有没有哪一位同学与您关系比较好，一直持续到现在的？
陈：也有，有一个同学跟我是大学同学，同班还有一个宿舍，姓张的，他也是留校，跟我分在同一个骨科教研室，后来我们两个也是骨干这样子，因为我们两个性格比较接近，平时都比较好的关系，所以我们两个都亲如兄弟，后来都一起进步了，我当正主任，他当副主任，就是工作中的好搭档，几十年了，我们从来没有吵过架，闹过矛盾，配合得很好。后来他是一退休就去了外国，因为他儿子在美国那边。前天他还打电话给我说中秋节会回来，他每一年都是春节回来或者中秋节回来，也会约我出去喝喝茶啊，聊聊天。
何：我们了解到陈教授您是很爱运动的？
陈：运动，对！从小学到大学我都是那个篮球代表队的，很喜爱运动。
何：羽毛球呢？
陈：羽毛球是退休之后，考虑到要量力而为，打篮球身体对抗太激烈了，才改行打羽毛球的。而且羽毛球就是安全一点，不容易损伤，另外打羽毛球还能治疗两个病，一个颈椎病，一个肩周炎，你看，我就是这个关节相当好，这都是打羽毛球的好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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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：陈教授你71岁了，但是看起来还是50岁左右，还是那么健朗，看起来运动的效果的确是很有效果的啊。
陈：没错，你看啊，两部机器新的，在短时间内没有什么差别，但是用上了五年之后，你这个保养得好的，这个车就不容易坏，风吹雨打也不管的，很快就会坏，人也是这样，我说人也是一般会讲话的机器，道理也是一样的，要保养的好，生活也要有规律，休息时间要有定时，注意天人合一嘛，顺应大自然的规律，还有就是要坚持运动，此外就是要乐观，因为心态很重要，一定要宽容一点，乐观一点。饮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，三餐要定时，不能暴饮暴食。
何：陈教授，我们都是大学一二年级的新生，你对我们这个阶段的学生有什么劝诫或者鼓励的话语吗？
陈：有些词啊，有些道理啊，你们一定要懂，知识要掌握的牢固，然后学了以后，记住了以后，一定要用，记住，理论结合临床，然后到临床以后，每一个医生总有他的优点，你们要学习他的长处，要有礼貌，我的话，我毕业实习是在汕头，汕头那些医生的话呢，我这个比较有礼貌，尊重那些老师，那些老师就说，哎，这个小孩不错，挺有礼貌，然后他们就肯教给你，传授给你了。那么你们临床之后，要多吸收不同医家的长处，集大家的优点。你们在见习，毕业实习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态度问题，要勤奋好学，多动脑筋，把理论真正运用到实践上面去，多到地方，多到门诊去看看，学习真的是要付出才有收入。所以说很多人毕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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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之后大多数人都是变瘦的，因为很投入嘛。毕业实习也是最能锻炼人的阶段，你周末的时候就少去外面玩，多去基层看看，多动脑，多动手，看起来好像很简单的动作，做起来不容易啊，多练多做对我们中医是很实用的，你老听老看都是人家的，一看到人家处理了，一个过程你了解了，然后你亲自动手了，成功了，那样你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中医是要实践的，很重要。
谢：教授，我们作为本科生，想去看您出诊，可不可以呢？
陈：可以的，现在我出门诊有很多人打游击的，比方说针灸的，针灸他没有骨科嘛，他就想学一些骨科的知识，那我问他们是什么系的，他们回答是针灸的，我也没什么意见了，说明他对我们骨科有兴趣嘛，而且他们很积极，准时来，你需要什么东西是他很主动，有的时候你还没有说他已经帮你拿好了，所以说一定要主动，不能踢一步走一步，一定要醒目，特别是到了临床以后，不能懒，这个勤奋是很重要的，人是最怕懒的，懒的到什么地方人家都不会欢迎你，你也没有出息。天道酬勤，这是一个绝对的真理。我们这些老中医，但是我们思想是新的，只要你们肯学，我们绝对会毫不保留的告诉你，但是你要给老师看的入眼才行啊，你都吊儿郎当，老师就不喜欢教你啦。你要多问，你会问，说明你心中有数，有料的人才会问你，所以我的学生，有问的，我很高兴，你没有问题的话就麻烦了，这样才会形成互动，增强教学的效果。
谢：那教授您在校期间有没有担当什么学生干部之类的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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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：学生干部我就比较低级的啦，我是当的副班长。
谢：副班长很高级啦，握有实权啊。
陈：副班长就是管理生活的嘛，因为我这个人比较开朗比较爱动，跟同学关系比较好，所以担当了这个副班长。
谢：那教授在班里的人缘肯定很好吧。
陈：还可以吧，呵呵，我能容纳不同意见，反正你对我有意见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就服从你，和为贵嘛，和谐是最重要的，要理解，理解万岁。
何：那教授，我们今天的采访到这里就结束了，非常感谢您的大力配合和支持，祝您身体健康，万事顺意！
陈：行行行，祝你们学习进步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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